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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装村姑的小姐

〔俄〕普希金

杜申卡，你怎么打扮都好看。

———波格丹诺维奇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烈斯托夫的领地在俄国一个边远省

份里座落。他青年时期供职于近卫军，一八七九年初退休，

回返故里，自这以后再也没有离开那个村子。他妻子是个没

落贵族的女儿，有一次他去远地狩猎了好几天，在此期间，

他妻子难产而死。可他很快就从经营家业中得到了安慰。他

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幢厂房，办了家呢绒厂，使他的收益增加

了两倍，于是他自认为他是旁边一带最有经营头脑的人，凡

是带着一大家子人和一群猎狗来他家作客的人，对此都不持

不同意见。平时他穿波里斯绒上衣，一到节日就改穿用他家

呢绒厂的呢缝制的袍子；他自己记每日的开支账，除了《枢

密院公报》外，他任何书报都不看。总的来说，他人缘很

好，大家认为他略嫌不足的是自视过高了些。只有他的近邻

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·穆罗姆斯基同他不和睦。这人是典型

的俄罗斯贵族老爷。他在莫斯科将他的大部分领土挥霍差不

多完了，丧妻之后，回到卖剩下来的最后一个村庄，可依然

不肯安分，只是换了一种花样。他营造了一个英国式的花

园，差不多耗尽了他剩下来的全部钱财。他的饲马员一律穿

—员—

◆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英国骑手的服装。他女儿的家庭教师是个英国女人。他的田

地按英国方法耕种：

可是用洋人的方法，

种不出俄国的庄稼。

虽然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大刀阔斧减少开支，可收益

仍看不到增涨；然而他即使身在农村，也还是能找到举债的

新方法；于是，被认为是个脑子聪明的人，因为他是全省士

绅中第一个动出脑筋把田产抵押给孤寡监护院的人，而用这

种办法调动头寸，在这时看来是极为复杂和大胆的举动。对

他的行为大不以为然的人中，要推别烈斯托夫最为强烈。他

这人平生最恨标新立异。他打心底里看不惯他邻居对英国的

尊敬，所以一有机会就要大加抨击。每次他领客人参观他的

领土，客人要是赞扬他经营有方时，他总是面露狡黠的微

笑，说：“哦，我可不能跟我的高邻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

比，我们哪有财力学英国人的模式，把钱大把大把撒出去！

我们只求照咱们俄国人的样，把肚子填满就行啦。”这类嘲

笑，靠了四邻五舍的热心，一股脑儿传到了格里戈利·伊凡

诺维奇耳里，并且还是添油加醋，大加发挥的。这个英国迷

跟我们的记者一样，听不得半句不中听的话。他暴跳如雷，

大骂那个攻讦他的人是北极熊，是土包子。

别烈斯托夫的儿子来到他父亲的村庄时，这两个地主就

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。别烈斯托夫的儿子曾在大学念书，学

成后本想进军界服务，可是他父亲不愿意。而小伙子便觉得

自己根本不适合当文官。父子双方都不愿让步。于是年轻的

阿历克赛暂时回家过少东家的生活，可他蓄起了小胡髭，预

备一有机会就离家从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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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历克赛确实一表人材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他修长匀称的

身材一辈子穿不上毕挺的紧身军装，要是他不能威风凛凛地

纵马驰骋，而是伛腰曲背地埋头在机关衙门的公文堆里打发

过他的青春年华，确实是暴殄天物。只消看看狩猎时的情况

吧，哪回他都不择道路，一马当先，邻居们异口同声地说，

他这辈子一定当不了文质彬彬的科长之类的文官。地主小姐

们的眼睛都看着他转，有的还看得着了迷，可阿历克赛则不

为所动。小姐们都认为他如此无动于衷肯定是已经有了心上

人。他信件中有个地址让人抄了下来，在小姐们手中传来传

去，地址是：莫斯科，阿历克谢耶夫家对门的萨维里耶夫铜

匠家，敬请阿库利娜·彼得罗芙娜·库罗奇金娜惠转 粤援匀援

孕援。

读者每君中，凡从未在乡村住过的，很难猜想这些小地

方的小姐有多迷人！她们在新鲜的空气中，在她们家果园内

苹果树的绿荫下出落成大姑娘，她们从书本中撷取世界和生

活的知识。幽静的气氛、宽阔的空间、勤奋的阅读，很早就

培养出她们的情趣和志向，而这正是我们城里懒懒散散的美

人儿所短缺的。对于乡居的小姐来说，听到轿式马车的铃声

已经是不同寻常的事，而去趟旁边的城镇更是划时代的大事

了，客人来访往往会给她们留下长久的，有时甚至是一生难

忘的回忆。当然，谁都可以拿她们的痴情取笑，然而肤浅的

观察家的讽刺并不能抹杀她们许多本质上的优点，其中最主

要的是：性格有棱角，有独立性（即所谓的 蚤灶凿蚤增蚤凿怎葬造蚤贼藻）。

据让原保尔说，缺两大优点，就没有人类的高大可言。京城

中的女子所受的教育也许要好得多，然而上流社会的风俗之

见很快就把她们性格的棱角磨平了，使得她们的心灵好像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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巾那么一个模式。这话既非定论，更不是判决，然而诚如古

时一位评论家所说的灶燥贼葬灶燥泽贼则葬皂葬灶藻。

不难想像得出，阿历克赛在我们小姐的心底留下了多么

剧烈的印象。他是她们看到的第一个这样郁郁寡欢的失意

人，他第一个向她们诉说他逝去的快乐和凋落的青春，更有

甚者，他还戴着一枚雕有骷髅的黑色戒指。这一切在那个省

里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。怎不教小姐们想他都想疯了。

但是对他喜欢得最深的要数我们的英国迷格里戈利·伊

凡诺维奇的女儿丽莎（她又叫蓓茜，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

通常都这么叫她）。两人的父亲不互相往来，所以她还从未

看到过阿历克赛，可是四邻五舍所有年轻姑娘不开口而已，

一开口就谈他。丽莎年方十七。一双黑眼睛使她非常可爱的

黝黑的脸蛋益发讨人喜爱。她是个独生女儿，所以从小娇生

惯养。她整日价调皮捣蛋，使她父亲乐不可支，却让她的家

庭教师杰克逊小姐啼笑皆非。杰克逊小姐年过四十，是个泥

古不化的老处女，便又喜欢打扮，扑粉点胭脂、染眉毛，不

一而足，虽说每年朗诵两遍《帕美勒》就可挣到两千卢布，

可是她总觉得，在这个野蛮的俄罗斯没有意思到几乎要活活

憋死的地步。

有一名叫娜斯嘉的使女侍候丽莎，她比小主子稍微长几

岁，可跟小主子一样是个顽皮鬼。丽莎很喜欢她，再秘密的

心事都向她诉说，跟她一起想出种种刁钻促狭的意念。总

之，在普里鲁契诺村，她算得上是个有头有面的人，跟法国

悲剧中任何一个心腹婢女不分上下。

“请您答应我今儿个去作客，”娜斯嘉侍候小姐穿衣时，

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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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“可以，去谁家？”

“去杜基洛沃村别烈斯托夫家。他家厨师的妻子过命名

日，昨天她请我们去吃饭。”

“好呀！”丽莎说，“主子吵得很厉害，你们下人却你请

我，我请你的。”

“主子的事跟我们什么关系！”娜斯嘉顶嘴说，“再说，

我是您的下人，又不是老爷的。您可还没有跟小别烈斯托夫

吵过嘴呀；两个老的，他们愿意吵，就让他们吵去吧。”

“娜斯嘉，你得想法看到阿历克赛·别烈斯托夫，清楚讲

给我听，他这人长相好不好，人品好不好。”

娜斯嘉答应后走了，丽莎一整天仿佛热锅上的蚂蚁盼望

着她回来。傍晚，娜斯嘉终于回来了。

“哎唷，丽莎维塔·格里戈利耶芙娜，”她一进房门就说，

“我看到了小别烈斯托夫，可看了个知足，整整一天都跟他

在一起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快说，从头说起。”

“请听我说；去他们家的人可多呢：我，阿妮茜娅·叶戈

罗芙娜，涅妮拉，杜妮卡⋯⋯”

“行了，明白了，后来呢？”

“请别忙，我得从头说起。我们赶到那儿时正好要吃午

饭。黑压压的一屋子人。有库尔宾村的，有札哈里耶夫村

的，管家老婆带着一大帮女儿一个不拉都来了，还有赫鲁宾

村的⋯⋯”

“行了！那么别烈斯托夫呢？”

“您忙什么！我们一个接一个坐了席。管家老婆坐了第

一把交椅，我坐在她旁边⋯⋯她几个女儿气得不说话，我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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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她们呢⋯⋯”

“哎呀，娜斯嘉，你为什么噜里噜嗦的，还有完吗！”

“瞧看，性子这么急！等到散席后，我们就⋯⋯这顿饭

我们整整吃了三个钟头，最后一道甜食，牛奶杏仁酪，就有

三种颜色，蓝的，红的和拼花的⋯⋯等到散完后，我们去果

园玩老鹰捉小鸡，就在这当儿，少爷来了。”

“来做什么？都说他长得挺漂亮的，真的吗？”

“帅极了，可以说是个美男子。高高的个子，不胖也不

瘦，面孔红彤彤的⋯⋯”

“真的？我本认为他的脸色是苍白的。怎么样？你对他

印象好不好？是不是挺忧郁的，好像在想什么？”

“您说到哪儿去啦？好像这样带劲儿的人，我打出娘胎

以来还没见过。是他想出来跟我们玩老鹰捉小鸡的。”

“跟你们玩老鹰捉小鸡！不行！”

“真的！瞧他还想出了什么花样！逮住一个就要吻一

下！”

“娜斯嘉，你撒谎，是你臆造的。”

“信不信由您，我可没有撒谎。我好不容易才从他手里

挣了出来。他就跟我们这么玩了足足一天。”

“都说他早有了爱人，对谁都不看一眼，为什么会这样

呢？”

“我可不清楚，他两只眼睛老是在我身上打转，对管家

的女儿塔妮娅也是这样，还有对赫鲁宾村的芭莎也是这样，

是呀，说来也罪过，他一个也不放过，的确是个花花公子！”

“这可没想到！他家的下人对他的看法如何呢？”

“全说他是个好少爷，善良，脾气好，全天乐哈哈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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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有一点不好，见了姑娘就要追。不过由我看，这也不是

什么大不了的毛病，年纪大点儿会变的。”

“唉，我特别想见他一面，想死了！”丽莎喟叹一声，

说。

“这为什么办不到呢？咱们这儿离杜基洛沃村不远，才

三里路：您可以散步到那儿去，要不骑马去；准能遇见他。

他每天一清早准拿着猎枪去打猎。”

“不，这不恰当。他会以为我这是在追求他。何况我们

两人的父亲是冤家对头，我怎能和他交友呢⋯⋯对了，娜斯

嘉！你知道我想出什么办法了吗？我装扮成农家妇女！”

“这真是个好办法；您穿上粗布衬衫、萨拉凡无袖长衣，

就可以大胆的去杜基洛沃村了；我向您保证，别烈斯托夫决

对不会放过您的。”

“而且我本地话又说得很棒。太好了，娜斯嘉，亲爱的

娜斯嘉！这可真是一条好计！”丽莎躺到床上，决心无论如

何要实现这一令她开心不已的想象，随即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她就开始实行她的计划，派人上集市去买了粗

亚麻布、蓝色棉布和铜钮扣回来。在娜斯嘉的帮助下，她给

自己裁了件衬衫和一身萨拉凡，接着把所有的使女都找来给

她做衣服，没到天黑就全都做好了。丽莎穿上新装，对着镜

子一照，连她自己也觉得从未这么动人过。她多次练习她的

新角色，一边走路一边深深鞠躬，仿佛一只泥做的猫那样连

连摆头，说一口农家话语，笑的时候用袖子捂着嘴，看得娜

斯嘉赞不绝口。可有一件事叫她犯愁了：她光着脚，试着在

院子里才走了几步，草皮便扎了她娇嫩的脚，砂子和小石子

更让她经受不住。这事又多亏娜斯嘉帮助：她量了丽莎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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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寸，跑到村外去找牧人特罗菲姆，请他按那个尺寸打一双

树皮鞋。这日，天还没大亮，丽莎就醒了。全家上上下下都

还在睡着。娜斯嘉却站在大门口等牧人。响起了牧笛声，村

里的畜群一头跟着一头走过老爷的房门。特罗菲姆走到娜斯

嘉面前时，把一双灵巧精致的彩色树皮鞋递给娜斯嘉，娜斯

嘉给了他半个卢布作为酬谢。丽莎蹑手蹑脚地把自己打扮成

一个农家姑娘，悄默声儿地关照娜斯嘉绝不能让杰克逊小姐

清楚这事，然后走出后门，穿过菜园，向村外跑去。

东方亮着曙光，一排排金色的云朵正在恭候旭日东升，

就仿佛满朝文武等候国王驾到那样；晴朗的天空，黎明时分

清新的空气，露水，轻风和鸟的啁啾，使丽莎的心中充满着

青春的快乐；她生怕碰见熟人，所以不像在走，而好像在

飞。快走近她父亲领地地界上的小树林时，丽莎放慢了脚

步。她要在这里等阿历克赛来。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，她

的心仿佛怀里揣着小鹿那样怦怦乱跳；然而我们的年轻人在

恶作剧时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，恰恰是他们最为之入迷的。

丽莎走进昏沉的小树林。树林用喑哑的簌簌声欢迎这位姑

娘。她亢奋的心理沉静了下去。渐渐陷入像蜜那么甜的想象

之中。她想⋯⋯然而谁能毫厘不爽地猜出一位十七岁的千金

小姐，在春晨六点左右独自一人在树林里走着会想些什么？

她就这样一面想象，一面沿着两旁绿荫如盖的小路往前走

去，冷不丁一只美丽的猎狗冲着她狺狺狂吠。丽莎吓得尖叫

起来。就在这一刹那响起了一声喊声：“栽燥怎贼遭藻葬怎，泽遭燥早葬则，

蚤糟蚤⋯⋯”话声未落，一个年轻的猎人就从一丛灌木后面走了

出来。“亲爱的，别怕，”他对丽莎说，“我的狗不咬人。”这

时丽莎已从惊吓中定了下来，立刻见机而行：“不，少爷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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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假装又是担心，又是羞人答答的样子，说，“我怕，瞧这

狗多厉害，又要扑过来咬人了。”这当儿，阿历克赛（已不

用我多言，读者诸君已经清楚是他了）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

年轻的村姑。“要是你恐怕，我送你一会，”他对她说，“你

让我走在你身旁吗？”“谁碍着你了，”丽莎回答说，“你喜欢

怎么就怎么，路大伙儿都可以走。”“你是哪个村的？”“我是

普里鲁契诺村的，我爹是铁匠瓦西里，我这是去采蘑菇（丽

莎提着一只用细绳子当襻的小篮子）。少爷，你呢？是杜基

洛沃村的吧？”“你猜准了，”阿历克赛回答说，“我是少东家

的贴身跟班。”阿历克赛想跟她处于平等的位置。可丽莎看

了他一眼，格格地笑了。“你说谎，”她说，“别把我当傻瓜。

看得出你就是少东家。”“你凭什么这么以为？”“打哪儿看都

是的。”“不论凭什么？”“怎么能连主子和仆人都分不开？穿

的不一样，说话不一样，连叫喊狗也是用外国话。”阿列克

赛越来越喜欢丽莎了。他对有几分姿色的村姑一向要动手动

脚，这时他伸过手去，想搂住丽莎；丽莎忙不迭闪过一边，

立刻沉下脸来，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阿历克赛虽然觉得好

笑，可再也不敢越轨了。“要是您今后还想和我做朋友，”她

神色凛然地说，那就请您尊重点儿。”“这句聪明话是谁教给

您的？”阿历克赛哈哈大笑地问。“莫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美丽

的娜斯嘉？她是你们家小姐的贴身丫鬟吧？看，就是靠这样

的办法把人教得文绉绉的！”丽莎发觉自己出格了，已不好

像所扮演的角色，便马上扭过来。“您怎么轻视人？”她说。

“难道我从来没踏进过大户人家吗？告诉你吧：我任何世面

都见到过。看我，”她继续说，“尽顾着跟你磨牙，把采蘑菇

的事儿给放在一边了。少爷，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，咱们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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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各的路。请别见怪⋯⋯”丽莎正要转身离开，阿历克赛一

把抓住她的手。说“我的小心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阿库利

娜，”丽莎回答说，用力想把手从他手中挣开。“少爷，放开

我，我该回家了。”“行，我的朋友阿库利娜，我必定去拜访

你爹，拜访铁匠华西里。”“你说什么！”丽莎慌忙加以阻拦，

“看在基督份上，你千万不要来。要是家里明白我在树林子

里跟少爷说话，而且树林子里就咱们两个人，那我可要倒大

霉了：我父亲，就是铁匠华西里，会活活把我打死。”“可我

肯定要再见到你不可。”“好吧，我哪天再来这儿采蘑菇。”

“哪天？”“那就明天吧。”“亲爱的阿库利娜，我真想亲你个

够，可是我没这个胆子。那就一言为定，明天老时间，对

吗？”“对，对。”“你不会骗我吧？”“不骗你。”“那你起个

誓。”“我对着上帝发誓，我一定来。”

一对年轻人分了手。丽莎走出树林，穿过田野，轻手轻

脚闪进花园，慌忙朝养畜场跑去，娜斯嘉在那里等待她。她

在那里一边换装，一边心不在乎地回答急不可耐的心腹使女

的问话，收拾定当后，她走进客厅。餐桌早已铺设好，早餐

已摆了出来，杰克逊小姐脸涂得煞白，腰束得细细的，正在

把涂奶油的面包切成薄片。父亲对丽莎一清早出去散步大加

观赏，说道：“再也没有比黎明即起更有用的了。”随后举了

几个从英国杂志上看到的长寿的例子，指出凡是活到一百多

岁的人都是滴酒不沾，早睡早起的。丽莎没有去听他说。她

只顾重复品味清晨之会的情景和阿库利娜同年轻猎人的对

话，想着想着，心里就发慌了。她安慰自己，他俩的谈话并

没有越轨的地方，并没有非礼的地方，无非是淘气淘气，事

情一过就没事了。然而再安慰也没有什么用，心的声音要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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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智的声音响。最使她不安的是她答应明天同他见面，便又

想横下心来不遵守誓言。可是阿历克赛等不到她，十之八九

会跑到村里去找铁匠华西里的女儿，那个真的阿库利娜，那

个胖乎乎的麻脸姑娘。这么一来，她玩的这个轻率的恶作剧

就会揭穿。想到这里，丽莎吓坏了，她决定第二天清晨再扮

成阿库利娜到小树林去。

另一边，阿历克赛高兴不已，他足足一天都在想着这个

新结识的姑娘，夜里还一再梦见这个黑里俊的美人儿。东方

刚吐出鱼肚白，他早已穿戴整齐，连给猎枪装上子弹这点时

间都不愿花，就带着忠实的斯鲍格尔，直奔野外的约会地

点。他心急火燎地等了半个小时左右，终于看到有件蓝色萨

拉凡在灌木丛中一闪，他便马上飞也似的奔上前去迎接亲爱

的丽莎。她朝他浅浅一笑，以报答他见她践约的喜悦之情，

但阿历克赛马上看出她脸上神色沮丧心神不安。他想明白是

什么原因。丽莎开诚布公地说，她觉得她的行为太轻率，所

以后悔不迭，今天还来是不想背叛诺言，然而这次是他们两

人最后一次约会，她请他就此阻止他俩的交往，因为长此以

往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这番话，不消说得，是用农家话

说的，然而一个穷人家的姑娘竟会有这样不寻常的思想感

情，使阿历克赛大为惊讶。他施展出自己的全部辩才，想让

阿库利娜打消她这个意念。他要她信任他并无邪念，许诺永

远不会使她后悔，请求她不要剥夺他唯一的快乐，那便是和

她单独见面，哪怕隔天见一次，哪怕一个礼拜见两次也好。

他说这番话时满怀真诚的感情，此时他的确爱上她了。丽莎

一直不则一声地听他说。后来，她终于开口了：“你得答应

我，永远不上村里去找我，也不得向别人问我。你还得答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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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，除了我跟你约好的时间外，你不得自作主张来同我见

面。”阿历克赛正要对上帝发誓一定按丽莎的话做，她微笑

着停止了：“用不着你发誓赌咒，只要你答应下来就行了。”

接着他俩在树林里一边散步，一边友好地谈话，直到丽莎说

该回家了才告别。他俩分手后，阿历克赛独自一个留了下

来，他怎么也弄不清楚一个平平常常的村姑，靠什么办法，

才见两次面就把他治得俯首贴耳。对他来说，同阿库利娜的

交往使他体验到一种新鲜的吸引力，虽说这个不寻常的农家

姑娘定下的规定，令他十分不高兴，可他连想都没想过要背

叛自己的诺言。这是因为阿历克赛尽管戴着象征劫运的戒

指，尽管与人神秘地通信，尽管因情场失意而颓唐，可他是

个心地善良、为人热情的青年，有一颗纯洁无比的心，能够

感受君子不窥堂奥之欢。

假如由我兴之所至地去写，那我一定会备报详细地描述

这对互相越来越倾心、越来越信赖的年轻男女的幽会，以及

他们做些什么，谈些什么；但我深知，读者诸君中大部分是

不愿意同我分享这种写作的乐趣的。淋漓尽至地写这些细

节，定会给人以肉麻之感觉，因此我舍弃了这方面的描述。

长话短说，还不到两个月时间，我的阿历克赛对丽莎已爱得

神魂颠倒，而丽莎对他的爱也同样剧烈，只是不像他那样溢

于言表。两人沉湎于眼前的幸福之中，很少去考虑未来怎么

样。

两人心里都常常闪过一个念头：但愿永结良缘，然而互

相从未向对方表白过。原因是显而易见的：不管阿历克赛如

何热恋他那亲爱的阿库利娜，却常常忘不了他和这个穷人家

的村姑之间横有一道鸿沟；而丽莎则清楚两人父亲之间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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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势同冰炭，她根本就不敢指望两个老人会捐弃前嫌。加之

她还模模糊糊地怀着一种富有罗曼蒂克色彩的期望，想看到

这个杜基诺沃村的地主终于跪倒在普里鲁契诺村铁匠女儿的

石榴裙下，向她求婚，这盼望在暗地里使她的自尊心益发膨

胀。不料忽然间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，差一点祸及他俩的关

系。

一个秋高气爽、寒意料峭的早晨（我们俄国的秋天经常

有这样的早晨）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烈斯托夫策马去作秋

游，随身带了三对灵一名马夫和几名各持一根哗啷捧的家

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在同一个时候，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

奇·穆罗姆斯基受到好天气诱引，也吩咐他的短尾巴的牝马

备鞍，沿着他英国化的领地的地界一路小跑而去。快跑到树

林时，他看到他那位亲邻披着一件狐皮里子的高加索男式紧

腰外衣，轻视一切地骑在马上，等待男童用喊叫声和哗啷捧

声把兔子从灌木丛中赶出来。要是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早

明白会碰见这个邻居，不消说得，定会另走别路。所以这次

狭路相遇纯属意外，待他发觉后，两人间只剩下手枪射程那

么短的路程，已无回旋余地。穆罗姆斯基作为一个有教养的

英国人，策马到他仇人跟前，很有礼地向他问好。别烈斯托

夫也同样向仇人还了礼，其殷勤之状活像一条用链条拴住的

北极熊根据主子的命令向看客们鞠躬一般。就在这当儿，一

只野兔跑出树林，落荒而逃。别烈斯托夫和马夫高声狂叫，

放出猎狗，自己也很快地追上前去。穆罗姆斯基的坐骑从未

经历过狩猎，受了惊，放开四蹄狂奔起来。穆罗姆斯基自以

为是个高明的骑手，便听任惊马狂奔，暗自庆幸有这么个机

遇可以摆脱这个令人讨厌的交谈者。可是惊马一头跑到了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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壑前，而它原先并未注意到这里有条沟壑，却猛地打了个急

转弯，穆罗姆斯基没能坐稳，訇然一声，重重地跌下马来，

他躺在封冻的土地上，咒骂他那匹短尾巴牝马，而那匹马发

现背上已没有骑马上，仿佛立刻清醒过来，立即站停了。伊

凡·彼得罗维奇驱马到他跟前，询问他摔伤了没有。这时马

夫抓住那匹闯祸的马的辔头，把它牵了过来。他扶穆罗姆斯

基坐上马鞍，别烈斯托夫邀请穆罗姆斯基去他家作客。穆罗

姆斯基很难拒绝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欠了人家的情。于是别烈

斯托夫带着野兔和摔得不轻的仇人，仿佛是押着个战俘那样

胜利而归。

两个邻人一边用早餐，一边热情交谈。穆罗姆斯基乞求

别烈斯托夫借辆马车一坐，因为他摔成这样，已骑不了马回

家。别烈斯托夫一直把他送出大门，穆罗姆斯基坚请别烈斯

托夫明天一定要观光（携同阿历克塞·伊凡诺维奇）去他家

用午餐，直到别烈斯托斯夫答应了，他才回家去。因为短尾

巴牝马受惊，使这两个冤家对头根深蒂固的宿怨，看来要冰

释了。

丽莎跑出来迎接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，见状大惊一跳，

问道：“爸爸你怎么啦？怎么一瘸一拐的？您的马呢？这是

谁家的马车？”“酝赠凿藻葬则，这事你想不到。”格里戈利·伊凡

诺维奇回答她说，马上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一讲给她听。丽莎

简直不信自己的耳朵。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不等她回过神

来，却向她宣布：明天别烈斯托夫父子将来他家用午餐。

“您说什么！”她说道，脸色焦急得煞白。“别烈斯托夫父子

俩！明天来我们家吃午饭！不，爸爸，您怎么样按您意见，

我决不见他们。”“您怎么，疯了？”父亲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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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家气的？还是你仿佛小说里的女主人

公，把上一辈的仇恨也承袭了下来？行了，别犯傻了⋯⋯”

“不，爸爸，不论您给我什么珍珠宝贝，哪怕把天上的月亮

拿下来给我，我也决不出来见别烈斯托夫父子。”格里戈利·

伊凡诺维奇耸耸肩膀，不再和她争，因为他知道越是和她

争，她越执拗。他回房休息去了，这趟值得大书特书的秋游

让他累得着实不轻。

丽莎维塔·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到自己房里，叫来了娜斯

嘉，就明天两个客人来访的事商量了许久。要是阿历克赛认

出他的阿库利娜就是这位大家闺秀，会作怎么样想法？他对

她的行为、举止和品德，会有什么看法？可另一方面，丽莎

又非常想看看他对这次万万意想不到的会面会有什么反应

⋯⋯蓦地里，她闪过一个意念。她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

娜斯嘉；主仆两人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那么高兴，决定

照此去办。

次日用早餐时，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问女儿是否已拿

定主意不见别烈斯托夫父子。丽莎回答说：“爸爸，您假如

要我接待他们，我就接待，不过有话说在先，我出来见他们

时，不管我如何打扮，不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能骂我，也不

要露出任何惊讶或者不满的神色。”格里戈利·伊凡诺维奇笑

着说：“又要捣什么鬼了！好吧，好吧，我的黑眼睛的淘气

鬼，你想做什么就做，我都愿意。”说罢，他亲了亲女儿的

前额，丽莎就跑去作预备了。

下午两点整，一辆由六匹马驾的自制四轮马车驶进院

子，在碧绿的草坪边停下了。老别烈斯托夫在穆罗姆斯基两

名穿制服的仆役搀扶下一步步登上门廊。他儿子接着也骑马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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